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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缸 的 故 事
□ 吴钱妹

在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收藏着

一口古铜色陶质米缸，高 61 厘米，腹围

167.7 厘米，口径 36 厘米，底径 27 厘米；

鼓腹、曲径、圆口、竖条花纹。历经 90多

年的岁月洗礼，米缸已然陈旧斑驳，外面

还留下了一条狭长的裂痕。它是人民子弟

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见

证。

故事要追溯到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

当时，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物

资极度匮乏，战士们常常食不果腹。1927

年 9 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

军井冈山的途中驻扎在莲花县的甘家村，

村里的老百姓不知道来了什么兵，以为是

军阀来了，便四处东躲西藏。

工农革命军进村时一个老乡也找不

到。这时，部队已经断粮，战士们又累又

饿，疲惫不堪。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突然听见村子西头传来了炊事员兴奋的叫

喊声，“班长，快来呀，我找到粮食了！”

原来在一间破陋的矮房墙角，发现了一口

古铜色的米缸，装着半缸白花花的大米。

按说没见到老乡本人就拿走人家的东西是

违反纪律，但想到瘦得皮包骨头的战友

们，炊事班班长心酸不已，犹豫不决。最

终，为解燃眉之急，只得把老乡家里的半

缸米做成了饭，让战士们先填饱肚子。当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炊事班

班长，严肃申明革命纪律，并责令部队务

必照价赔偿。因为没有那么多银元，部队

临走时留下了一封诚挚的道歉信，并卷好

一床棉絮放在米缸里用来抵米钱。

待部队离开后，米缸的主人陈娇枝回

到家里，发现家里半缸的米没有了，米缸

里 塞 了 一 床 棉 絮 和 一 封 信 ， 信 上 写 着 ：

“老乡对不起，我们到你家时找不到人，

吃了米缸的米，留下一床棉絮作为补偿，

请收下。”从此，这口米缸成了陈家的传

家宝。新中国成立后，陈家生活条件好

了，添了新家具，唯独这口缸没有舍得

换，几十年过去了，缸裂了个缝，陈娇枝

用桐油掺石灰补了补还在用。1969 年，陈

娇枝将这口米缸捐赠给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人民子弟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的动人

故事，在甘家村世代流传下来。

（摘自 2019年 3月 29日 《中国纪检监

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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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4 月 27 日，王复元出

席 在 武 汉 召 开 的 中 共 五 大 。 会

后，中央让他带回拨给山东党组

织的活动经费 1000 元，而王复元

谎称巨款在途中被窃，竟将这笔

巨款据为己有。随后，王复元利

用 担 任 山 东 党 组 织 重 要 职 务 之

便 ， 多 次 贪 污 公 款 。 1928 年 4

月，他以去上海与党组织联系工

作为由，从直属中共山东省委机

关印刷部的集成石印局拿走 2000

元资金，而当时石印局承担印刷

山东党内刊物 《红星》 及党的文

件与宣传材料的重任，最终石印

局因经济困难而被迫停业。

王复元贪污党费的丑事，被

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书

记邓恩铭及时发现，邓恩铭对他

进 行 了 十 分 严 厉 的 批 评 。 早 在

1926 年 8 月，中央扩大会议就通

过了关于 《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

子》 的通告，这也是中共颁布的

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专门

性文件。通告说：“最显著的事

实，就是贪污行为，往往在经济

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形。”

“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留情地

清理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

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

望。”依据中央的文件，邓恩铭将

王复元开除出党，邓恩铭成了中

共历史上反贪第一人，王复元也

成为中共历史上因贪污而被开除

出党的第一人。

（摘自 2013 年第 1 期 《文史

天地》，原标题《中央特科处决出

卖邓恩铭的叛徒始末》）

晓
毛 泽 东 在 西 柏 坡 的 故 事

□ 史进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示工作

人员把会场上原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毛

泽东、朱德画像摘下来。对此，毛泽

东向党内同志解释说：“如果并列起

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

似乎主义就是我，而请马、恩、列、

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

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他还说：“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

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

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

好。”那次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中 央 全 会 立 下 了 六 条 规 定 ： 一 不 祝

寿 ； 二 不 送 礼 ； 三 少 敬 酒 ； 四 少 鼓

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

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1948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致信香港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

钧儒，信中写道：“弟已拟了一个草

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

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

陈嘉庚的信中说：“为此亟待各民主党

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

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

欢迎，并祈赐复。”在给司徒美堂先生

信中说：“至盼先生摒档公务早日回

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对于这些

民主人士，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

的词，如“弟”“予以指教”“并祈赐

复”“至盼”等，谦虚之情跃然纸上。

1949 年６月，毛泽东再次诚邀宋

庆龄，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

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

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

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

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

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信中

的谦词——“违教”“仰望”“趋前致

候”“敬希命驾”“就近请教”“至祈匆

却为盼”等，字字彰显出毛泽东为人

的谦恭和对革命事业的孜孜以求。

谦虚是一种品格，一种姿态，一

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胸襟，一种

谋略，更是一种智慧。从西柏坡时期

毛 泽 东 的 谦 虚 风 范 可 以 看 出 ，“ 谦

虚”，蕴涵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宗

旨、奋斗目标和作风风范等极为丰富的

时代要求，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

党走向执政地位的新视野和新境界。

（摘 自 2015 年 第 2 期 《石 家 庄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原 标 题 为 ：

《谦 虚 —— 西 柏 坡 时 期 毛 泽 东 的 执

政智慧》）

□ 李庆刚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一

直对陕北采取军事和新闻封锁，诋毁共

产党的抗战功绩和中伤根据地党政军民

关系。这反而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特别

是外国记者对共产党的浓厚兴趣。这些

新闻记者多半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共产

党的同情者。身为美国合众社、伦敦泰

晤士报记者的哈里森·福尔曼 （Harri-

son Forman） 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与

国民党当局的交涉，1944 年 6 月，他

随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延安及华北抗日

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其间，他采访了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

叶剑英、王震、吕正操等人，对中共领

袖和将领的访问，使他了解了延安的真

实情况，从而对国民党宣传的虚假性感

到厌恶。不等离开延安，福尔曼当众表

示，他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

告诉全世界。

1945 年福尔曼回国后便急不可待地

出版了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又译

为《北行漫记》） 一书。这部作品向全

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

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

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被誉为是斯诺

所写的《西行漫记》的姊妹篇。

“毛泽东在延安并不是什么不可接

近的神灵，也不是所有智慧和指导思想

的唯一源泉，他的话也不是不可置疑的

法律”。福尔曼在 《北行漫记》 写道，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保持着劳动者的本

色，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在福尔曼眼

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

两样，他的会客室是一个有着简单砖

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窑

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

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招

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福

尔曼描写道：小孩子在大人们谈话的全

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注

视客人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

出去。毛泽东对他们不加注意。通过近

距离接触和了解毛泽东，福尔曼得出这

样的判断：“毛泽东在延安并不是什么

不可接近的神灵，也不是所有智慧和指

导思想的唯一源泉，他的话也不是不可

置疑的法律。不可否认，毛的观点和建

议对政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这

些只被看作是供共产党领导成员讨论和

最终批准的基础，而这些领导人决不是

些人云亦云的人。因此，毛公开发表言

论前，先要经过仔细的构思，然后得到

他党内同事的修改。这样，最后的定稿

是党委集体的意见，不只代表毛个人的

观点。”

“关于人民内心怎么看待共产党的

问题，民兵作出了最概括的回答”。福

尔曼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赢得了人

民的支持。福尔曼是从民兵武装来认识

这个问题的。他指出：“220 万民兵是

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的中坚力

量。他们是共产党武装起来的人民。在

我看来，关于人民内心怎么看待共产党

的问题，民兵作出了最概括的回答，因

为武装起来的人民不可能会长期容忍一

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和一支强加的军队。

这是举世公理。”福尔曼还向八路军总

司令朱德问到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如何

解决分歧的问题。朱德认真回答说：

“我们不愿意考虑中国的内战，我们当

然也不会挑起这样的战争。……国民党

如果企图重开内战，那么这场战争便不

仅仅是对付共产党，而且是对付全中国

人民，因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他们是

向全中国人民宣战。”当谈到蒋介石

时，朱德回答：如果他继续压制共产党

及中国其他民主力量，甚至不惜冒内战

的危险，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失

去了人民的支持。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军队这样

大规模地开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

造 成 军 民 间 神 奇 合 作 的 最 重 要 的 因

素”。福尔曼还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军队与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对

于八路军参加大生产运动，福尔曼感到

新奇。他指出：“生产运动不只是在老

百姓中开展，部队也参加了。这或许可

以说是八路军的特色。据我所知，世界

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军队这样大规模地开

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造成军民间

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我所知道

的，任何接触过八路军的人都不会怀

疑，正是与人民的这种鱼水之情，才使

得八路军在这场靠缴获或土造的武器进

行的战斗中，能坚持下来。”当福尔曼

对一群八路军军官提出，如果重庆发动

一次新的“围剿”，驻扎在紧挨国民党

统治区的边区的 5 万名集农民与士兵于

一身的八路军战士，可能无力抵御胡宗

南 50 万中央军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齐

声说：“够啦！够啦！”他们补充说，

“人民和我们在一起”。朱德还给福尔曼

指出了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军队的不同：

我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遗憾的是，

被国民党强行征来的大多数士兵，至少

在目前还只是模模糊糊知道为何而战。

很明显，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一再受

挫。但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们则

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是人民的战士，

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战士有主动

性，有作战能力”。百闻不如一见。根

据地的所见所闻使得福尔曼豁然开朗。

1944 年 9 月 21 日，福尔曼在晋绥汾阳

前线的八分区司令部欢迎大会上发表讲

话。他指出：“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

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

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

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

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

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

了俘虏。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的人

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

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现在

最好的一个证明，即你们都有武器，如

果人民怕八路军，或八路军怕人民，八

路军就不会给人民枪支。这次参观使我

最受感动的，是人民都武装起来了。”

“在中国已证明了光武器还不是要紧的东

西，精神更重要。这奋斗的精神与武器

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最后，他和

其他记者们一齐高呼：“八路军、游击

队、民兵、老百姓万岁！”就这样，福尔

曼在《北行漫记》中告诉美国人民，共

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

——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摘自2011年6月27日《北京日报》）

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马 克 思 学 说 便 已 被 介 绍 到 中

国，但这种介绍是零星的、片

面的和不成熟的，存在着不少

误解和歪曲。“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

分子开始在中国真正传播马克

思主义。从 1918 年起，李大钊

接 连 发 表 《法 俄 革 命 之 比 较

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

主义的胜利》《新纪元》 和 《我

的马克思主义观》 等一系列文

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马克

思主义。在李大钊等人的大力

倡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开始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

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十

月革命后最早刊登宣传马克思

主义文章的刊物是 《新青年》，

仅在 1921 年之前就发表了一百

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并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研究”

“劳动节纪念”“俄罗斯研究”

等专号，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

了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主持

下，《晨报》 副刊也开辟了“马

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了

马克思的 《劳动与资本》 和共

产国际一大宣言的译文，以及

一些介绍马克思、列宁等人生

平 和 关 于 俄 国 十 月 革 命 的 材

料。同时，《国民》 杂志也先后

刊登 《共产党宣言》 第一章、

《马克思资本论自叙》 和 《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 的译文，还

发表了 《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

织》《苏维埃俄国的新农制度》

等介绍苏俄建设情况的文章。

此外，全国还有许多报刊大量

刊登宣传、研究和评论马克思

主义的文章。当时全国报刊多

达 400余种，它们虽然立场观点

不一，但几乎无一不谈马克思

主义。时人即曾描述：“譬如社

会主义，近来似觉成了一种口

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

力”，“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

万马奔腾之势……现在社会主

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

髦的名词了”，“似乎有不谈社

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

的出版物的气概”。

第二，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

义 的 团 体 在 全 国 各 地 相 继 成

立。在北京，李大钊 1918 年就

在北大组织过一个马尔格斯学

说研究会。1920年 3月，他又成

立 了 北 京 大 学 马 克 斯 （今 译

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由邓中

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

等人组成，并建立了一个名叫

“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

文 Communism 的 音 译 ， 意 为

“共产主义”） 的图书室，收集

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供会员

使用。同年 12 月，李大钊又组

织 了 北 京 大 学 社 会 主 义 研 究

会，以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和举

办演讲为主要活动内容。在上

海，陈独秀 1920年 5月发起组织

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核心

成 员 有 陈 独 秀 、 李 汉 俊 、 李

达、陈望道、杨明斋等人。在

湖南，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早

在五四运动前就组织了新民学

会，出版 《湘江评论》，探讨改

造社会的问题，并发表文章热

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

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

“我们应该起而仿效”。1920 年

夏 ， 毛 泽 东 从 北 京 回 到 长 沙

后，立即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

干创办文化书社，这是一个以

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革命

团 体 。 在 武 汉 ， 恽 代 英 等 人

1920年 2月组织了利群书社，后

又与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建立

了共存社，主要销售马克思主

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在天津，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先进分子 1919

年 创 办 了 觉 悟 社 ， 出 版 《觉

悟》，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在

济南，一些进步分子 1919 年冬

开办了齐鲁报社，次年改为齐

鲁书社，公开推销各地进步书

刊，并发行 《十日》 刊，介绍

马 克 思 主 义 读 物 。 1920 年 初 ，

邓恩铭等人又成立了马克思主

义学说研究会，开始有组织地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

克 思 主 义 著 作 。如杨匏安 1919

年底发表的 《马克斯主义》 一

文，与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

义 观》 下 半 篇 差 不 多 同 时 问

世，这是华南地区最早完整地

介 绍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文 章 。 不

久，他又撰写了 《马克思主义

浅说》，进一步系统阐述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此期间，

李达也精心翻译了包含马克思

主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三部

著作，即 《唯物史观解说》《马

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

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

主义。李汉俊亦先后发表了数

十篇译文，热情介绍俄国革命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 陈 望 道 更 在

1920 年 8 月出版了 《共产党宣

言》 全译本，使国人第一次看

到这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的全

貌 。 在 此 前 后 ，《雇 佣 劳 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资本论〉 自序》 也分别刊

载于报刊或以单行本出版。列

宁的 《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

经济与政治》《加入共产国际的

条件》 以及 《伟大的创举》《国

家与革命》 的一部分都译成中

文发表。以上马列原著的翻译

发表，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

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

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广泛传播。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

了一个复杂的论争过程。马克

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并存

的还有其他各种主义，诸如实

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

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

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即

使同样都标榜“社会主义”，其

中也存在着差异。瞿秋白当时

便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

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

竟……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

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

是 纷 乱 、 不 十 分 清 晰 的 。 因

此，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竞

相 传 播 ， 不 可 避 免 要 开 展 辩

论。1919 年到 1923 年，马克思

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

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

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以黄凌霜、

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进

行了三次论战，在很大程度上

澄清了人们的认识。这样，中

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推求

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作 为 改 造 中 国 社 会 的 思 想 武

器，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

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摘自 2011 年第 11 期 《中国

党政干部论坛》，原标题为 《中

国共产党诞生纪事》）


